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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徽州谱牒》:记录家族变迁史 
 

肖承清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
 

 

    记载宗族人物世系及其事迹的谱牒,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重宗族、重人伦、重血脉传承的宗族

观念。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而言,谱牒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。 

    古徽州是中国谱牒产生与留存的大户地区,谱牒存世量大,单位密度高,种类丰富。2016年 4月,

我们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老师商定了由其主持的《徽州谱牒》的出版计划,并将其定位

为对《徽州文书》系列出版计划的重要扩展和补充。刘老师和我们都认为,《徽州谱牒》是与“徽

州文书”在内容上有着高度关联性的重要史料,是推进徽学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的重要参考。 

    有了这样的共识和出版计划,后续的工作推进十分顺利。经过刘老师近两年的辛苦调研,在对

相关文献的史料价值进行学术评估基础上,首批近 60 种谱牒稿件在 2017 年底提交给出版社,相关

编校工作在 2018年 1月顺利启动,并通过申报获得了 2018年度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。2018

年 10月、11月,《徽州谱碟》第一、二辑先后完成编校并付印。 

    《徽州谱牒》第一、二辑的内容与收录原则 

    《徽州谱牒》第一、二辑所收谱牒形制多样,内容丰富。其中第一辑收录谱牒 28部,涉及徽州

程、戴、洪、胡、黄、柯、李、吕、潘、詹、张等 11个姓氏,其中印制本 12部,印制本的复印本 1

部,手写本 13部,印制接写本 2部,另有文书 5份。第二辑收录谱牒 28部,涉及徽州汪、王、吴、郑、

周等 5个姓氏,其中印制本 14部,手写本 13部,稿本 1部,另有文书 23份(册)。 

    两辑合计收录家谱近 60种,每种谱牒之前都附有“调查记”,介绍谱碟的版本形式、完整程度、

卷册数或存卷册数、品相、发现时间与过程、原件现藏处、内容提要,说明谱名拟定和版本时间判

定根据,考证谱籍地或出自地,并介绍调研的基本情况。且附有一些出自地调查的场景照、出自地

照、发现场景照、发现地照、谱牒整体或谱碟与文书整体照。 

    在所收录谱牒的形成时间上,有早至明嘉靖、崇祯以及清康熙、雍正年间者,也有晚至民国年

间者,所收各谱牒文献均极为珍贵,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具体而言,其筛选原则与整理思想大略可

归纳如下: 

    在收录标准上,努力尊重历史,坚持两条原则:其一,在空间上,取广义的徽州谱牒概念,凡本徽州

宗族和人编制的谱、自徽州迁居某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谱、回迁徽州宗族和人编制的谱、出自于

徽州的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谱,无论其内容性质与版本形式如何皆予以整理收录。其二,在时间上,

取徽州“老谱,”的概念,所收各谱牒基本编制于 1949年之前。 

    在整理方法上,努力实现创新,形成两个特点:其一,凡归户的谱碟、归户的谱碟与文书(谱牒的数

量要居重)皆作归户的整理。除谱牒与文书本身外,还整理册籍的内夹、包背文献等。其二,对每部

谱牒除了说明定名、藏处依据,撰写必要的内容提要外,还记述其发现的时间和地点,调查考证其出

自地。这部分内容体现在“调查记”中。 

    在整理出版方式上,努力追求重点,做到两个优先:其一,优先整理出版民间私家藏的谱牒,努力

将可发现的谱牒转化为已发现的谱牒。其二,优先整理出版目前还保存在谱主手上的谱牒,以拍摄、

扫描、复印等方式将尚待发现的谱牒转化为已经发现的谱牒。 

    徽州谱牒的海量遗存与丰富类别 

    关于徽州遗存的谱牒数量,上海图书馆收藏有 1949年前的家谱 467种;《徽州家谱编年数目统

计》徽州谱牒数量达 1568 部,其中明代谱 338 部,清代谱 852部,民国以来家谱 317 部,时间不详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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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 部。但实际遗存的谱牒数量远不止这些,档案馆等公藏机构、诸多民间藏家、广大乡村以及一

些侨居外地的徽州人都藏有不少谱牒。据估计,徽州谱碟存世近万部,目前发现和登记的已有三四

千部。 

    关于徽州谱牒的类别,就其性质内容可大略分为:统宗谱、支谱、家谱、祭祀簿、追荐簿。 

    从其版本形式可分为:印制本谱、手写本谱、稿本谱、印制接写本谱。 

    就谱籍地情况来看,徽州谱碟至少包括四种类型: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、自徽州迁居某

外地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、回迁徽州的宗族和人编制的谱、外地宗族和人编制的现居徽州之人的

谱。 

    这些类型各异的谱牒与《徽州文书》都是珍贵史料,一定程度上有着互证互补的关系。通过家

谱资料与契约文书形成的史料勾联,可以更多地将单个的人、某一家庭、某一家族还原到具体的历

史场景中,从而更细致、真切地认知历史细节。 

    《徽州谱牒》影印出版的意义 

   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说道:“有天下之史,有一国之史,有一家之史,有一人之史。

传状志述,一人之史也;家乘谱牒,一家之史也;郡府县志,一国之史也;综纪一朝,天下之史也。比人而

后有家,比家而后有国,比国而后有天下。”史书、方志、谱牒,是中国传统史志体系最为重要的三大

组成部分,分别对应国家、地方、家族三个层面,对今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而言,这三种类型的史料

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。 

    徽州地区历史上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,是传统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性地区,至今仍有大量谱

牒存世。目前已发现的徽州谱牒大多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与公布,将这些资料加以影印出版,可以

为徽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文化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、档案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十分珍贵的

原始史料。 


